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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释：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汤不热首页上的一张图——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它好像

Mike 正抱着一只猫，紧接着灵感一闪，我忍不住就写了这一篇。我只用了一天就流畅地

写完了这个可爱的故事（虽然之后花了几天来修改）。这设定是虚构的，并且远远超出了

这图片。我故事里的 Harvey-the-cat 并不长这个样子！我必须承认我已经很久没看

Suits 了，但是我依旧爱着第一季里的那些男孩们。

总结：每个人都有一只灵魂动物，但是能看见它们的能力却消失了。而 Harvey 不仅拥有

这种能力，还能使自己转换成他灵魂动物的样子。Harvey Specter 乐于认为他是一只特立

独行的猫，然而当他遇见 Mike Ross——他拥有着世上最罕见的灵魂动物——之时，一切

都改变了……

摘要：如果 Harvey 没有 Specter 家族天赋能看进人的灵魂，一瞥就得知人的本质的话，

那他就会在 Mike Ross 夹着一大包大麻出现在工作面试现场的一瞬间叫他滚蛋。他没有这

么做的原因是，他看进 Mike 的灵魂，看到了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那使他从心底感

到震撼。

The Cat That Walked By Himself

But the wildest of all the wild animals was the Cat. He walked by himself, and all 

places were alike to him.

——Rudyard Kipling

传说，曾经每个人都能变形成自己的灵魂动物。当然了，每个人都是有灵魂动物的。

Harvey 的祖母告诉他，早年里人们只要看进另一个人的眼睛，就能看见对方的灵魂动物。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能力渐渐消失了。现在，只有少数古老的血统才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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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er 一族便是其中之一。

当 Harvey 遇见 Jessica Pearson 时，他第一眼就看见了她双眼中闪烁出的灵魂动物，一

直凶猛的，美丽的鹰，半眯着眼睛，带着掠食者般精细打磨的本能。正是她的心底的这个

掠食者吸引了他，跟她在一起让他感觉安全，像家。她总是飞得很高，然后毫不留情地打

击别人，但他认为在对战的时候，不会有比她更好的人选来站在他这一边了。有她在，他

可以飞得更高。

当他第一次见到 Donna 时，他看见的不是那狐样性感的女人（foxy woman）穿着件迷人

的紧身裙，而是她内里那条实实在在的狐狸。她是个搜寻者——生机勃勃又异常狡猾。他

喜欢她的处事方式，并且他知道她会是一个狡猾的盟友。

奇怪的事发生在 Louis Litt 身上，并且现在仍然时不时地会令 Harvey 感到惊讶，就是他

内心里极力试图掩饰的那条害羞的狗。Harvey 对不同品种的狗没什么了解，但 Louis 表

现在外的却是某种看门犬——可能是只罗特韦尔犬——对其选定的主人忠心耿耿，却总是

惧怕踢过来的靴子，一如它渴望赞扬的话语。有时候它会轻易地忘记羞怯，忠诚的狗狗呆

在里面，而看门犬则大声吠叫着仗势欺人。Harvey 知道确保 Louis 忠诚的法子，即扮演

好他主人的角色，时不时的扔给他块骨头，偶尔轻轻拍拍他的头。

有时候他甚至也会对这个产生厌烦，然而问题是他的天性时常阻碍了自己。当他照镜子的

时候，Harvey 看见的是一只英俊的黑猫，雪白的围嘴和脚趾，长着优雅的白色胡子，正

用那双野性的黄色眸子回望着他。就像 Jessica 一样，他也是个掠食者，但他是个更好的

案件终结者，在把猎物拖回家让 Pearson Hardman 里的每个人大加赞赏之前，他喜欢先

玩弄他们。这是他的天性，刻在他的灵魂里，并且 Specter 家族里的所有人都深知你无法

与自己的本性做斗争——你的灵魂就映在你的眼睛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只要他们有那

个天赋。

Harvey 就有那种天赋。像所有的 Specter 一样，他不仅能看到自己以及周围他人的灵魂

动物，而且还能在生理上变成和他的灵魂类似生物。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经常为了恶

作剧而变来变去：翘掉无聊的课，跑到邻居们的家周围，看着人们的爱情，脆弱和喜好。

他天性里好奇的一面甚至变得更加严重了，他会窥视他周围人们的生活，侵入他们的隐私，

偷听他们的秘密。

当他长大后，就很少变化为他灵魂的形状了，即使有时他仍会为了打探他对手的计划而变

成一只英俊的燕尾服猫，不为人察觉地蹲在对方门口。他是个隐形的来访者，躺在法官的

窗台上晒着太阳，或是滑进某个企业会议室的桌子底下，祈祷着鹰眼的秘书不会发现他并

把他嘘走。



然而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内心的愉悦。他选择所有的公寓时都想

着这点，确保它们都有落地窗，这样一来，在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当他独自一人时，他

就可以变成猫的样子，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沉浸在日光的沐浴里。

Harvey 对自己那一身漂亮的黑色皮毛非常自豪，并且严谨地保持着他那白色的围嘴、脚

趾和尾巴尖一尘不染。他不是什么随便的猫。他是头猫，是巷道之王，他趾高气扬地行走

着，彰显着他的地位。

Specter 家族的天赋并没有使他能高人一等。那并不是你能拿来赚钱的东西，除非你是匹

马，比如 Great Uncle Arthur，能在背上驮人。所以，Harvey 选择做一名律师，他那猫

科动物特有的好奇心，和与生俱来的掠夺者的天性，使他在这个职业上表现突出。这种天

赋的优点在于能让你知道你到底是谁，和你到底适合什么。Harvey 知道自己是谁——他

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猫，是纽约城的 Macavity，是那只带着自信和傲慢在它的领地上踱步的

猫，激起的赞美和恐惧一样多。他不需要任何人——毕竟猫咪都是独居的生物，只喜欢自

己的陪伴。而 Harvey 则狂热地守卫着自己的领地。没人能接近他，而他也不会去接近任

何人，这正是他喜欢的处世方式。

直到他遇见 Mike。

如果 Harvey 没有 Specter 家族天赋能看进人的灵魂，一瞥就得知人的本质的话，那他就

会在 Mike Ross 夹着一大包大麻出现在工作面试现场的一瞬间叫他滚蛋。他没有这么做的

原因是，他看进 Mike 的灵魂，看到了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那使他从心底感到震撼。

当然了，他听说过那些传说。当他是个孩子时，他祖母曾用两只前爪举着他，用她略显粗

糙的鬣蜥蜴舌头舔刷着他那毛绒绒的小猫脑袋。正是她让他看到，一个人是怎样去爱另一

个完全不同于自己的灵魂的。

当他们俩都变回人型时，她会把他抱近，坐在安乐椅里摇着他，给他讲述那个几乎再没他

人知晓的世界。

“拥有这种样子灵魂动物的人十分罕见，”她告诉他。“我一个也没见过，但是我听说他

们确实存在。也许只有那么几个人，每一代也只有一个新生儿。”

“但是我不明白。”Harvey 眨着好奇的眼睛望着她。“到底怎么可能啊？还有，那是怎

么行得通的？”

“就像我说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都没见过。也许某一天你会见到的，还有，如果



你见到了，那将会是一件超乎寻常的好事。拥有这样灵魂的人极为稀少，同样也极为特别。

他们通常都会做成很伟大的事——可能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或者二者都有。”

Harvey 一直把这些事当成普通的神话或是民间传说，直到他遇见 Mike Ross。

Mike 跌进他的房间，带着满身的孩子气，糟糕的西装，乱七八糟的头发，和从他手提箱

中掉落的洒满了地板的大麻。就当 Harvey 正要一脚把他踢出去的时候，Mike 突然透过他

那明亮的蓝色眼睛看着他，Harvey 看见了他的灵魂动物…然后因震惊而僵死在原地。

这个一团乱的孩子正是她祖母跟他提过的那些人之一，那些稀有的，特别的灵魂之一，有

能力去做出极坏或极好的大事。

Mike Ross 的灵魂动物是……人类。

也许这不应该如此地令人惊讶，毕竟，人类也是一种动物。然而这是如此地罕见以至于

Harvey 几乎无法相信。可是它就在这里，就在他的眼前。Mike 的灵魂动物探头探脑地向

外看着，这种诡异的人套人的情景使得 Harvey 在人生中头一次哑口无言。

然而无论怎样，他可是 Harvey。Harvey-the-cat。好奇心深入在他的骨子里，他知道他

必须了解这个神奇的造物，把它留在自己身边，研究它，弄明白它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的

人——例如 Jessica，或者 Louis——会觉得他疯了。他们并没有 Specter 家族的天赋能

看到一个人灵魂的样子，所以他们也就无从得知 Mike 有多么罕见且不同寻常。

Mike Ross 是个有着人类外形灵魂动物的人类。不出所料，Harvey 会为这个稀罕的造物

跳过一切必要的流程。他发现自己给了 Mike 一份工作，以及任何能使他留下来的东西，

这样一来，他就能有机会探索其本质了。

他的研究很快得出了结论，Mike 人型的灵魂动物既是帮手又是阻碍。Mike 看起来同时拥

有人类的天才和弱点，而且是双丰收。人类有时是会表现得像个傻瓜，但他们同时也是地

球上最聪明的生物，Mike 的头脑和记忆力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他也是个自我放纵的人，

会喋喋不休地发牢骚，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却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只为自己考虑。不过正如

人类一样，他是个社会动物。这两个他都渴望最大限度的亲昵和喜爱，并且寻求着它们，

可是至少从 Harvey 所看到的来说，他都找错了地方。他既美丽又脆弱，他那双重的人性

更是渲染出他的魅力……总之，人类嘛。

一开始，Harvey 为了满足自己不知足的好奇心，而把这个谜样的造物留在身边。他把玩

它，用自己的小爪子拍上拍下，研究它是怎么回事以及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试图找出怎么

才能用它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然而到了最后，正式这份好奇心毁了他。



起初他几乎并没注意到。他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猫，是纽约城之王。有时候他会变成猫的样

子，绕着它的公寓跑上那么半个钟头，单纯为了感受跳跃和追逐带来的愉悦，他喜欢那光

滑的皮毛包裹下的强健的肌肉和柔软的身躯，轻轻摆动着，优雅而美丽。他很好看。他是

那种会被人们欣赏赞叹的生灵。他是 Harvey-the-cat。他独自行走，独自入睡，除非他想

做爱的时候。

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变了。他第一次注意到的那天，是当他从工作中抬起头，看

见 Mike 坐在他办公室里的沙发上，他不得不强压下一阵渴望，他想去到他身边，蜷缩在

他的大腿上入睡。这件事如此地让他烦恼，以至于他向 Mike 大吼大叫着让他滚出去，故

意无视他走出门时那受伤的，困惑的表情。见鬼！他想把爪子插到 Mike 身上然后狠狠地

咬他一口。去他妈的人型灵魂的傻小子！

几天后，他看到 Rachel 把手搭在 Mike 的手腕上，他极度渴望着能过去，把自己的脑袋放

在 Mike 的胳膊上磨蹭，消除掉 Rachel 留在他皮肤上的兔子气息。

他开始有种奇怪的冲动，想要当 Mike 在周围炫耀自己。有一回，他抓起他办公室展示柜

里的一只签了名的篮球，把它扔到半空中，以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技巧旋转着球，在双

手间抛来抛去，吸引着 Mike 赞叹的目光。一切都进行的不错，直到他绊倒在一把椅子上，

球旋转着飞进他的唱片收藏中，黑胶唱片四处飞舞。

“我故意的，”Harvey 打着圆场，活动了下腰，努力地捋了下头发，试图挡掉尴尬。

那天晚上他蜷在床上，感觉一团糟，想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好像是他变成

了另外一个人。他起身去照镜子，但是并没有...他还是那个男人，拥有着猫的灵魂。只不

过…那只猫看起来明显地不再那么凶猛了。

这个事实打击到了他，他震惊地盯着自己。他被驯服了！没有什么能驯服一只猫。鹰不能，

狐狸也是，或者——但愿这不会发生！——一只狗。但是 Mike 有着人型的灵魂，而人类

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驯服了猫，驯化它们适应他们的家和生活，使它们发出舒服的咕噜声，

安顿下来，渴望富有爱心的人们用手指轻轻挠它们的肚子。

Harvey 凝视着自己，那股子震撼被一阵惊恐取代了。他是只特立独行的猫！他是头猫，

是纽约城无上的王，他玩耍他的猎物，吸引朋友们赞叹的目光，敌人们也为他的美丽，魅

力和无情的力量而倾倒。他不会被驯服。他是野性的。

他坐在床边上，感觉十分幻灭。这不是他想要的。当他拎着 Mike 骨瘦如柴的后脖子把他

拖进 Pearson Hardman 做他的助理时，并不是这样计划的。他本想研究下这个有趣的现



象，跟它玩上一小会儿，而现在他却发现，他要为他的好奇心付上高昂的代价。

他第二天到了办公室，打算开除 Mike。然而当 Mike 用那双甜美的蓝色眸子看着他，他那

悲伤的人型灵魂难过地向外望着的时候，Harvey 却发觉自己一直在想 Mike 自己要怎么办。

他怎么挣钱生活？如果 Harvey 不在他的生命中的话，谁来带给他猎物，跟他强调穿着得

体的重要性，以及保持他的头发顺滑有型？谁来为他赶走耗子以免咬伤脚趾，为他的床掸

掉蜘蛛，以及 Trevor 那些潜伏在他生活的角落里的臭鼬们？Mike 的灵魂太人性了化，他

完全不知道如何照看好生命中重要的事物。他又聪明，同时又很蠢，太过忙于在自我遗憾

中沉陷，在他自己混杂的感情中迷失。他独自一人的话根本毫无希望。历史已经证明了那

点。

所以 Harvey 犹豫了，而 Mike 绝望的蓝眼睛看着他，不知怎地，它们总是会打动

Harvey，使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他发现自己没有炒掉他，毕竟——尽管作为补偿，他

叫他去处理一件非常惹人厌的差事。

当回到家变回猫型的时候，Harvey 的尾巴半耷拉着。他悲催地坐在沙发上，下巴枕着爪

子。他不想洗澡也不想吃东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那通常被严谨地保持着干净的西装

变得凌乱不整。当他处于人类形态上班时，人们都在询问他是否病了，因为他眼睛下方的

阴影以及他不合身的西装，它们本应合身的，但腰部却变得越来越松而肩膀处也耷拉了下

来。

他知道治疗的方法，但是却不想承认它。他是 Harvey，那只特立独行的猫。然而，人生

当中头一次，他感到了…孤独。

一天晚上，在浮躁和害怕的驱使下，Harvey 变成了猫的形态去门散心。通常，他都呆在

自己家附近，在那里别的猫都知道不能去挑战它，但是现在，由于迷失在思绪里，他发现

自己走到了一片比较粗暴的区域。居住在这里的猫不是什么被惯着的波斯猫，或者悠闲的

布偶猫，不是那些被喂养的太好了以至不会为领土而起争端的猫咪。它们是那种好斗的猫，

饥肠辘辘，瘦骨嶙峋，渴望和这个漂亮的新来者干上一架。

他自己收拾了一对姜黄色的猫哥俩，但最后却被一只邪恶虎斑猫放倒了，那猫咬着他的耳

朵，并在他身侧狠狠挠了一爪子。Harvey 从不在战斗中逃走，然而这一次他觉得慎重是

比勇猛更好的选择，于是他逃出了小巷子，四只爪子尽可能跑得飞快，他的喘气声在胸腔

里刺耳地响。

他不清楚自己最后是怎么跑到公寓楼的门前的，不过当有人打开大门的时候，他抓准机会

跑了进去。他跑上楼梯，在一间公寓门外砰砰地砸着，不停地喵喵叫着直到门被打开。



Harvey 眨了眨眼。Mike 站在门口，身上只穿了拳击短裤和一件 T 恤衫，他的头发讨人喜

欢地支楞着，眼神看上去像刚被吵醒。不知为何，在恐慌之中，Harvey 凭直觉奔向了那

个造成他所有难题的人——也正是那个能解决掉它们的人。

“这他妈怎么回…”Mike 低下头盯着他，他的神情柔和了。“嘿，小家伙。你刚刚打了一

架。你受伤了吗？”他跪了下来，伸出手去抱 Harvey。Harvey 甚至都没犹豫——他的心

脏仍因打架和逃跑砰砰作响，自我意识受了伤而且感到茫然，他让自己直直跳进 Mike 那

温暖安全的臂弯里紧紧贴着，响亮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走进 Mike 的公寓，安顿在 Mike 的臂弯里，像只小猫一样发出咕噜声，这既令人尴尬又

丢脸。可他有多恨自己，就有多爱 Mike 的手臂环在他身体周围所形成的温暖的怀抱。

Mike 把它安置在沙发上，取了点水擦洗着他耳朵上和身侧的血迹。然后他盯着他，看起

来不知所措。“现在我该把你怎么办？”他问道。

作为回答，Harvey 跳到地板上，一瘸一拐地走向卧室，同时尽可能地维持着尊严，然后

蜷缩在 Mike 的床脚处。

“那么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吗？”Mike 跟了进去。“你想要在这儿过夜？好吧，我猜那

不会有事。”Mike 爬上床关了灯，而 Harvey 则假装完全漠不关心地呆在床脚。他等待着，

直到听到了 Mike 的呼吸转深，他走过去坐在了 Mike 的枕头上，把下巴搭在 Mike 的头

上歇息。

依偎在 Mike 身边似乎抚慰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渴求。第二天早上他起床时感到有些僵硬

和疼痛，但却很饱足，不过对整件事非常恼火。他现下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会从战争中逃

跑，然后在所有人中选择去找 Mike 来安慰他。这对于任何猫来说都很尴尬，更别说是一

只特立独行的猫了。

他站在门口喵喵叫着，直到 Mike 开门放他出去，他走的时候给了 Mike 傲慢的一瞥，以

防这家伙自我感觉良好，提醒他 Harvey 可能被驯服了一半，但是他仍然是只自己做主的

猫。

当他回到自己的公寓时变回了人型，发现他一边耳朵上有道抓痕，而大腿上则是一道可恶

的口子。幸运的是，后者可以遮挡在他的西装里，然而他无法对耳朵上的做什么，所以他

编造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热情似火的情人在激情的驱使下抓伤了他，看起来似乎说服了

每一个来问的人。当然，当他对 Mike 说谎时，Mike 给了他奇怪的一瞥，但是他没可能猜

到事情的真相，所以 Harvey 无视掉他接着理直气壮地说谎。他继续无视了 Mike 一整天，

作为对他太好了的惩罚，这一点只有当你的灵魂是只猫的时候才讲得通。



如果他能保持那种清高的冷淡的姿态就好了，可一到夜晚降临，他又蜷缩在床上时，满脑

子里想的都是 Mike 多么温柔地把他抱进自己的公寓，替他擦净那些伤口。

更令他绝望的是，他睡不着了——这对 Harvey 来说简直前所未有过——所以他放弃了努

力，套上一条宽松的运动裤和一件 T 恤衫，朝着 Mike 的公寓走去。他在附近的一个大垃

圾桶里转换成猫型，并希望在他明天把裤子和 T 恤取回之前不会下雨。他显然不想再一次

跳到那对姜黄色猫兄弟和他们邪恶的虎斑猫同伙的地盘里。

他骗进了 Mike 的公寓大楼，再一次坐在他门前，喵喵叫着直到他来开门。

“嘿，小家伙。你回来了？”Mike 说道。这一次，Harvey 让自己免于有失尊严地跳到

Mike 怀里，他踱进他的公寓，尾巴高高翘着，好像他才是公寓的主人。“哇哦！”

Mike 在后面说道。“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有胆量呢，小猫？你胆子还挺大！”

Harvey 扭过头瞪着他，但同时也感到很开心。他的蛋蛋的确有个好尺寸，又大又毛绒绒

地呆在尾巴下方。

“那么，显然你还没被阉割过，这也就能解释通你卷进的所有的那些争斗，嗯？小猫？”

Mike 用手磨蹭着 Harvey 的脑袋，而 Harvey 情不自禁起来，他把一边的脸推向 Mike 的

掌心，在上面摩擦着香腺，使他闻起来像是他的领地。“难道你不是个漂亮的家伙吗，小

猫？哦，不，你当然是的，”Mike 低声轻哼道。“但是我不能一直叫你‘小猫’。你需

要一个名字。”

Harvey 跳上沙发，开始十分讲究地清洁着自己，快乐地发出咕噜声，因为现在他终于用

气味标记好了 Mike，他已经想这么做好几个月了。

“嗯哼，什么名字适合你呢？”Mike 沉思道。“你很帅，你有件漂亮的皮大衣而且很明

显对此十分骄傲…你胆子还很大。只有一个名字能适合。”Harvey 停下了擦洗，期待地看

着 Mike。如果 Mike 说错了的话，Harvey 会下接下来的几周里让他的生活变成地狱，并

且他会在今晚度过前找机会把它的爪子深深戳进 Mike 自己宝贵的蛋蛋里。“Harvey！”

Mike 得意洋洋地说，Harvey 喵喵叫了一声表示通过。他的叫声又深沉又洪亮，Mike 听

到大声笑了起来。“哦耶，你喜欢这个！Harvey！那么这就是你的名字了。”

那天晚上，Harvey 蜷在 Mike 脖子旁边睡着了，作为对他是聪明版的 Mike 而非白痴版

Mike 的奖赏。毕竟，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上哪种版本的 Mike。

第二天早上 Harvey 醒的很早，他看着 Mike 甜蜜的睡颜发出亲切而愉快的咕噜声。



Mike 真的是最可爱的生物。谁能想到一个有着人型灵魂动物的人类是如此的迷人呢？

Harvey 猜测着是不是他们都是这样美丽，还是说只有这一个格外特殊。

Mike 睁开眼睛回望着他，Harvey 缓缓地朝他眨眨眼。Mike 咧开嘴笑了，伸手去挠

Harvey 的下巴。Harvey 的咕噜声成倍地放大了，他伸展开身体让 Mike 能更好地挠到他

的脖子。

“哦，你真美。多漂亮的小猫啊。多英俊的帅小伙。哦，是的，你就是。”Harvey 原谅

了 Mike 说话时傻傻的语气，因为他喜欢 Mike 说话的内容，即使是用那种幼稚的语调。

他更加舒展了，展示着他那美丽的黑色的肚子等待着被赞美。Mike 的手指滑向更低，更

低，更…Harvey 猛地用爪子挠了他一下，以惩罚他的厚颜无耻。

“嗷！”Mike 把手指含进嘴里裹着伤口。“痛死了，Harvey！既然你不想让我摸你那好

看的肚子，那干嘛要把它露出来？”

Harvey 生气地跳下床。Mike 是咎由自取——那肚子是用来赞美的，而不是用来摸的。只

有完全被驯服的猫咪才会让人类碰它的肚子，而且即便如此，当它们感觉自己易受攻击时，

也仍保留着权力猛击回去。肚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一只猫都知道这点——只能提供

给猫咪信任和喜欢的人。

Mike 给他到了一碗牛奶当早餐，但被 Harvey 轻蔑地拒绝了，因为就像大多数猫那样，当

他化身猫型时会有乳糖不耐症，不过他倒是在再次离开之前从 Mike 的盘子里偷了点培根。

接下来的一周里一切安好。Harvey 长回了一些体重，在办公室时有着更好的心情，而且

现在每天晚上，他都能得到他的 Mike 小拥抱。他甚至开始想象这份安排也许能无限期地

持续下去，并且不会引发任何问题。好吧，现在来看他几乎是只被驯服了的猫了，但是没

有任何理由让 Mike 知道他驯服了伟大的 Harvey Specter。Harvey 仍旧在工作中对

Mike 发号施令，或是斥责他——毕竟，他是只猫，而且即使是世界上最驯服的猫也是其

主人的主子，所有的猫都知道这点。Mike 是他的，用来去拥抱，去猛击，去用爪子挠，

去爱。这就是作为一只猫的全部意义所在。

一天晚上，Harvey 继续着他那美好的，舒适的 Mike 公寓之旅，却发现他的小助理已经有

人陪伴了。他总是提醒自己某些时候会有个女人在那儿，所以当 Mike 让他进去时，他走

进卧室里并不很意外还有另一个人在。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躺在 Mike 床上的是个男人。

一个裸着的男人。一个长有光泽的棕色头发的裸男，有着目空一切的目光，和一个鼬鼠外

形的灵魂。这实在太令人震惊了，事实上，Harvey 被惊得蹦到了半空中，发出响亮的嘶

嘶声。



“Harvey！”Mike 谴责道。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只可爱的小猫？”那个裸着的男人询问道。“他在我看来不怎么可

爱啊。”

Harvey 蹦上了床瞪视着他，他的尾巴危险地摇晃着，嘶嘶声更强了。那只鼬鼠有个不错

的洁白的脖子，而 Harvey 则有着两排异常锋利的门齿。Harvey 发出了一声高亢的吼叫，

他的尾巴前后摆动着。对他来说，跳到那个裸男身上简直轻而易举，他会狠狠咬下去，然

后……

“抱歉，Greg。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表现出这样，”Mike 无助地说。“Harvey！停下！”

他从肚子下抓过 Harvey，把他扔到地板上。Harvey 舔了舔他的爪子——这是当他的尊严

受损时的一种自然反应——但全程仍持续地瞪着 Greg。Mike 是他的！他不允许他床上有

什么裸男。如果非要有的话，那也应该是 Harvey。

这想法使 Harvey 顿住了一小会。他停止舔爪子，眨了眨眼。他拥有 Mike——那很清楚。

他也许并不想要这发生，可是回首过去他就会发现，当一只猫的灵魂被一个人的灵魂所收

养时，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他自己的错——他本应该料到这个的发生。然而，他也很嫉

妒；他不是那种会和别人分享自己所有物的猫，不会和 Greg 分享，任何人也不行。

Mike 是他的。他是他的，用来去玩耍，去折磨，去爱，去提供，去提溜着后颈拖来拖去，

和去保护——这是 Harvey 全部灵魂所认知的。他是 Mike 的主人，Mike 属于他，这包括

了所有的事，涵盖着裸体和滚床单。

他再一次地对着 Greg 发出嘶嘶声，而 Mike 对他喊了起来，抓着他，把他扔到卧室外面，

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

Harvey 没别的选择，只得走开坐到沙发上。他把身体蜷缩成紧紧的一小团，努力无视掉

Mike 跟 Greg 在卧室里滚床单的声音。谁能想到 Mike 是双性恋？像大多数拥有猫型灵魂

的人一样，Harvey 自身的性取向是不固定的。只要他被赞美，被宠爱，被好好对待了，

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的性别对他来说便没那么重要。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的独占欲。他过

去从未这样过。发情不过是——只是性交，没有约束亦没有什么亲密的需求。然而现在不

同了。他想要 Mike——不仅仅是想睡在他旁边，而是想跟他睡在一起，在卧室里拥有他，

并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拥有他。Mike 是他的，见鬼。并且，以无懈可击的猫咪逻辑来看，

Harvey 不得不承认反之亦然。Mike 是他的，他也是 Mike 的。他不再是一只特立独行的

猫了；如今他有了同行的旅伴。



Mike 不是只小猫；他不是什么要既要被教育和又要被训责的家伙。他是伴侣，而现在他

正在跟别人呆着一起。所以 Harvey 做了任何有自尊、没被阉割过的公猫处于此种情况下

会做的事：他走遍了 Mike 的公寓，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涂上了自己刺鼻的气味。他尿在

Mike 的墙上，他的门上，电视上，甚至他的自行车上。这可以教 Greg 明白 Mike 到底属

于谁——也能教 Mike 明白。

早上的时候 Mike 走进客厅，他四处看了看，吸了吸鼻子，接着倒抽一口气捂住了鼻子。

“Harvey！”他怒吼道。“你这小屎棍！你他妈都干了什么？上帝啊，这闻起来真糟。”

Harvey 坐在门边，目光炯炯地看向他叫他开门，而 Mike 就那样做了，看上去为了能摆脱

他而感到很高兴。Harvey 漫步走出，尾巴翘得老高，他的傲慢之心至少通过那泡尿恢复

了一部分。

他回到垃圾桶处，变了回来，迅速地换上衣服以免有人经过。他一到家里就立刻冲去洗澡，

讨厌死了衣服上充满着的垃圾桶的臭味，害怕那气味会沾到他皮肤上。

当穿好衣服后，他仔细考虑了每件事情。现在他再次处于人类的形态，他的思路没有前一

晚清晰了。当他转换成动物形状时，一切都看起来那么简单：他想要 Mike，而 Mike 是他

的，因此他应该拥有 Mike 以及其他的一切，例如那个挡道的裸男，简直忍无可忍。而现

在他又变回了人类，他就能看到在他这种情况下固有的全部问题了。他跟 Mike 在一起工

作，并且 Mike 不知道他能转化成动物形态——这种事他不太可能能避免于跟他的潜在伴

侣分享。当你们的关系仅仅是“不可靠的夜行关系”的时候就很简单，正如 Harvey 之前

一直放任自己所做的那样，但当你想要让某个人进入你心里面的时候，就不同了。

Harvey 系上领带的时候感到了犹豫。让他进入内心？他是否真的想要 Mike 以那种方式进

到他的生命里来？他心中那只特立独行的猫被这个想法气跑了，然而那只蜷缩在 Mike 枕

头上喵喵叫着的小猫咪却知道真相。他现在是完全地被驯服了。没有必要再争论这一点了。

他知道除非每晚都睡在 Mike 身边，否则他没有安宁可言。这是他所渴望的，是他所需要

的，是他所必须拥有的。不那样的话他便无法歇息，他是只猫，该死，而休息对猫来说非

常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里，Harvey 在工作上对 Mike 极其苛刻，为了惩罚他驯服了他，并强迫他处

于这种两难之境。他充满敌意地对他发出嘶嘶声，安排 Mike 在不可能的时间限制里完成

冗长沉闷的工作，并在办公室里发火，偶尔在郁闷时划拉着他的头发。晚上的时候他拒绝

去 Mike 的公寓，那几个晚上，他孤零零地以猫型躺在自己的床尾，不停地摆弄自己的爪

子。



几天后，他当着整个办公室的面严厉责备了

Mike，但之后他充满了罪恶感，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如此了。那些感觉是不会消失的。那

只特立独行的猫现在想要有人陪他同行了，他不得不正视这个。那个人想不想陪他同行是

另一档子事，然而他害怕找出那个答案。假如 Mike 对跟他开展一段关系不感兴趣呢？这

虽然难以置信但可能性很大，而且 Harvey 并不擅长处理拒绝。

那天晚上，他爬回了 Mike 的公寓，尾巴夹在两腿之间。在那件尿尿事件过后，Mike 还会

让他进门吗？他无法确定。当 Mike 打开门向下看到是 Harvey 后，他发出了一声叹息。

“你还是回来了，是吗？你还在生气吗？因为跟你讲，我可没有心情再忍受一次你的怒火

了。我今天过的糟透了。”

Harvey 抱歉地喵呜了一声，他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挺甜的，Mike 听起来也一定如此，因为

Mike 又叹了口气，把门打开让 Harvey 进去了。

“我是说今天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天，所以想都别想在任何地方撒尿，”Mike 警告道。

“上一次我为了打扫那些上班就迟到了，然后就被我的 boss 骂。他今天又朝我大吼大叫

了，甚至更糟，还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他这些天里情绪一直不好，跟你一样。”

Mike 在沙发上坐下来，Harvey 爬上他的大腿，用自己的脑袋道歉似的蹭着他的下巴，同

时也偷偷地给他标记上气味，他就是控制不了。

“我恨 Harvey，”Mike 突然说道。Harvey 小小地吼了一声。“哦，不是说你，

Harvey。”Mike 笑了，揉了揉他的耳朵，他再次放松下来。“我恨那个跟我一起工作的

Harvey。他就是个混蛋。”Mike 靠回去，又大大地叹了口气。“他真的是个彻头彻尾的

混蛋，但是为什么他妈的我却离不开他呢？”他哀怨地问道。Harvey 的耳朵竖了起来。

“那天晚上你看到的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家伙？Greg？”Mike 接着说道。Harvey 小小地嘘

了一下。“是，是，我知道，你不喜欢他。”Mike 安慰地轻抚着 Harvey 的皮毛。“但事

实是，我也不太喜欢他。他很差劲。他是我在一家酒吧遇上的一个自大的银行家…而且最

糟糕的是，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选上他？”Harvey 喵喵叫着，朝 Mike 眨着眼睛鼓励他

告诉他。“我选他是因为他看起来像 Harvey。不仅是长相——他也有那套圆滑的，闪亮

亮的自信，那种 Harvey Specter 式的傲慢，然而却一点也没有 Harvey 那种亲切的魅力，

那种他竭力掩饰在趾高气扬之下的好心肠。哦该死，Harvey 小猫咪。”Mike 把脸埋在

Harvey 毛绒绒的脑袋里。“我爱上了我的 boss。我爱我的 boss，而且我他妈不知道该怎

么办。”

Harvey 僵住了。Mike 爱上了他？这可真出乎意料。不是不欢迎，当然，考虑到他有多么

帅气跟漂亮，他也不是很惊讶，但与此同时，这确实很出乎意料。他只假设过他的感情是



单相思，却没想过 Mike 会爱上他。或许他本应考虑到这个。人们爱上猫的情况要远远多

于猫咪爱上人类，这完全是自然现象。

他感到一阵声音从胸腔中传出，他惊讶地向下看去，发现它正在那咕噜声的力量下震动着。

那声音如此响亮，甚至几乎要震聋了他自己的耳朵，而他所能感觉到的全部都是奇妙的幸

福。Mike 爱着他。他的 Mike，这个美丽的，稀有的，有着人型灵魂的造物，爱着他。

他是如此地狂喜，以至于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什么都思考不了。他只能咕噜咕噜地叫着，

沉浸在自己美好的快乐里。他用爪子揉搓着 Mike 的 T 恤衫，把下巴伸出去以求挠痒，渐

渐地使自己变成了个彻底的傻瓜，如果他不是如此兴奋的话，一定会鄙视这个的。

Mike 看起来很开心，他一边挠着他的耳朵后边，一边对他轻声低语，他们度过了快乐的

几个小时，然后 Mike 站起身，把他抱上了隔壁房间的床。

Mike 像通常那样穿着拳击短裤跟 T 恤衫躺在床单下，Harvey 跳上床，走过去坐在

Mike 胸口，在他身上摊开四肢趴好，他的脑袋顶着 Mike 的下巴，仍然开心地发出着咕噜

声。

Harvey 醒来的时候尚是黎明。知道 Mike 爱着他时的那份最初的喜悦已经平静下来了，他

意识到该做出决定了。他考虑了一会，可随后又觉得大胆的行动才是最好的，在抓猎物的

时候是如此，或许在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于是他变回了人类的形态。他依然躺在

Mike 身上，只不过现在是一个高大的，沉重的，裸着的男人躺在 Mike 身上，而非一只顺

滑的，相当轻巧的猫咪。

Mike 在睡梦中轻轻地嘟哝着什么，而 Harvey 在想这是不是有点，实际上，是不是太吓人

了，或许他应该变回来——但是 Mike 突然睁开了眼睛，太迟了。

“唔……啥？”Mike 迷迷瞪瞪的疑惑道。

“早，Mike，”Harvey 愉快地回答。

Mike 盯了他一阵，紧接着他震惊地把 Harvey 推下胸膛站了起来，抓过被单裹住自己。

“你穿了短裤跟 T 恤，”Harvey 指出。“所以围床单什么的很傻。”

“Harvey！我是说…什么？这到底….什么？”Mike 挠着脑袋，疑惑地四下看了看房间，

看上去十分可爱。“你是怎么进来的，Harvey？”



“你放我进来的。昨天晚上，”Harvey 回答说。他坐了起来叹口气，伸出手。“我才是

那个应该裹着床单的人。”他朝着自己的裸体做了个手势。“我什么都没穿呢。”

Mike 提心吊胆地把床单递到 Harvey 手里，拳头搭到臀部上。“什么意思叫我放你进来的？

”他说道。“我很肯定我没有。”

“好吧。”Harvey 注意到 Mike 正在打量他，于是把床单裹在自己身上。“这件事听完后

你会大喘气，会发火，会觉得我疯了，但是听我说完。”他坐了回去，抬起头凝视着

Mike。“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种动物的形态，但只有少数几个家族仍留有能够看见它们的

天赋。而更少数的家族们——屈指可数——同时拥有着能随意变成他们灵魂动物的能力。

Specter 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抱歉。什么？”Mike 皱起眉头。“呃，Harvey——你嗑药了吗？”

“没有，还有，你很无聊，Mike。接受这个事实吧，我的灵魂动物是只猫，而且我有时候

会变成它。”

“好的。”Mike 缓缓地点点头。“那么好吧，我接受了。”

“还有，我喜欢你，而且昨晚你跟我说过你也喜欢我，我想要你搬进我公寓里一起住，”

Harvey 补充道。

“什么？哦拜托！”Mike 挥舞着手。“那很荒谬！”

“哦，所以当‘我是猫’的时候行得通的事，一到了‘我’喜欢你的时候就不行了？”

Harvey 感到有些受伤。

“不！我是说，是的。我是说…你喜欢我？”Mike 坐在床边上，看起来很眩晕。

“而且我还能变成猫的样子。是的。”Harvey 耐心地点着头。“我并不是故意想让这一

切发生的，如果这能稍微安慰到你的话。我很高兴能做一只野猫，走起路时尾巴翘得高高

的。我曾对于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猫而感到骄傲。但然后你就闯进了我的生活，而我所知道

的下一件事就是……”Harvey 懊悔地叹了口气。“一开始只是想要用气味来标记你。紧接

着，实在是愧于承认，我开始想要依偎在你身边。”他扮了个鬼脸。“接下来我所知道的

事就是，我爱上你了，并且想时时刻刻都跟你呆在一起，如果再加上点火辣的性爱就更好

了，不过，当然了，不是以猫的形态，那有点变态。”

“每个人都有灵魂动物吗？”Mike 沉思着。



Harvey 叹了口气。显然他们又回到了开头。“是的，Mike。每个人的灵魂都以动物的形

式出现，但是大多数人看不见他人的灵魂，所以大多数人们并不知道这些。”

“但是你可以？”Mike 抬起了一边的眉毛。

Harvey 点头。“是的，我可以。”

“那我的是什么？”Mike 挑战似地问道。“我的灵魂动物是什么样子的？”

“是人类，”Harvey 告诉他。

Mike 邹起眉头。“你的意思是我的灵魂看上去跟我的肉体一样？”

“是的。”

“好吧，那真是太无聊了！”

“不是的。实际上那是独一无二的。我之前从未见过别的灵魂能和你的一样。别让这个冲

昏头脑，但是你真的非常特别。”

“但我想要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比方说，我不知道——一只孔雀或是什么！”Mike 抱怨

道。

Harvey 做了个鬼脸。“不，你不会想要的。他们都是爱炫耀的家伙。”

“好吧，那一只獾或者一只仓鼠呢！”

Harvey 皱眉。“仓鼠？真的吗？”

“好吧，不，不是真的。但你懂的，就是那种有意思的，奇特的东西。”

“但是你很奇特了啊，”Harvey 坚持道。“正如我说的，拥有人型灵魂的人类十分少见。

而且，不管怎样，按照我祖母的说法，每一代里只有一个。然而，拥有人型灵魂的人亦正

亦邪：按民间传说，你有能力做极好的的事，也能做极坏的事——甚至或是二者兼有。你

需要一个聪慧的向导来确保你不会做任何蠢事。”Harvey 骄傲地从胸腔中吐出一口气。

“那个人会是你，是吗？”Mike 问道。



“是的。用 Hippolyte Taine 的话来说：我见过许多思想家和许多的猫，但猫的智慧才是

无限的。你或许很聪明，但是我更甚于你，Mike。这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什么惊喜了。”

Mike 盯着他。“我们真的是在谈话吗？”

“显然。”Harvey 耸耸肩。

“而你真的能变成一只猫？”

Harvey 叹口气。“显然没有证据你是不会被说服的，”他变成了猫的样子，迅速地消失

在被单的褶皱下。他爬了出来，一只耳朵被被单压趴了，他看见 Mike 盯着他的眼睛瞪得

向茶碟那么圆。Harvey 变回了人型，心不在焉地揉着耳朵。“被说服没？”

“有点了，”Mike 嘶哑地说。

“很好，因为我在想——我们现在能来一发吗？”Harvey 期待地看着他。

“我们能合适吗？”Mike 冲 Harvey 摆着手。“你懂的，你的灵魂是猫，而我…嗯，不是。

”

“我们仍是人类——我们仍是同一物种。确实有很多人最后和那些与他们有着同样灵魂动

物的人结婚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Harvey 解释道。“我曾经见过一只青蛙嫁给了

一只田鼠——事实上他们过得相当不错。不过，有些组合最好还是要避免。比如猫头鹰跟

老鼠，”他畏缩了一下。“我曾看到过那种组合的几件离婚案。不过他们彼此间却有种非

常可怕的吸引力，虽然我从来没能真正理解，”他思索着补上一句。

“嗯哼，有意思。所以，如果你的灵魂动物是只猫而我的是个人类…那是不是意味着我驯

服了你？”Mike 一脸天真地问道。

Harvey 瞪着他。“我擦四，”他在被单里咕哝着。

“抱歉，Harvey，我没听清，”Mike 说道，他那鬼鬼崇崇的人型灵魂正从那双漂亮的蓝

眼睛里闪闪放光。

“我说，我猜是的，”Harvey 不情愿地说道。Mike 抬起了一边的眉毛。“哦，好吧，是

的！你驯服我了，”Harvey 咆哮道。“现在开心了？”



“是的！”Mike 对着空气挥了一拳。“我驯服了伟大的 Harvey 

Specter！我多酷哇！”他开心地绕着房间手舞足蹈，而 Harvey 则不耐烦地翻了翻眼睛，

感到极为窘迫。

“双倍的智慧——但同时也是双倍的愚蠢。我真希望祖母当时能警告过我这点，”他哀叹

道。

Mike 停下了舞蹈凝视着他，接着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Harvey 耐心地等着。猫咪们不喜

欢被嘲笑，但是严肃地来讲，他并不认为 Mike 正在笑他，所以他拒绝了想一走了之去洗

洗自己的想法。

终于，Mike 停下了笑声，他的表情变得奇怪的庄重。他坐到床边，倾身过去，温柔地让

手指在 Harvey 的发间穿梭。Harvey 情不自禁起来；他推向 Mike 的手掌，并在 Mike 带

着胡茬的下巴上磨蹭着脸颊。人类形态的他并没有香腺，但这种本能太过强烈而难以拒绝。

几秒钟过后，他感到一阵低沉的嗡嗡声在胸腔深处共鸣着。

“Harvey——你在咕噜咕噜叫吗？”Mike 问道。

Harvey 低头看着，和 Mike 一样都为这新发现而震惊了。“这以前从未发生过，”他羞怯

地承认道。“嘿，别停下挠痒….挠下巴下面也不错。”

Mike 笑了，伸手去挠他的下巴底下，又顺势滑向胸膛。Harvey 向后倒进床里让 Mike 亲

他的肚子——他从来都未曾允许别人这样做过。

Mike 继续向下，一路通到 Harvey 坚硬的阴茎边上，此刻他的阴茎正竖立在他那巨大的双

球上。

“我没有把它们阉掉真是太好了，”Mike 喃喃道，一路亲吻舔舐着向下。

“就好像我会让你那么做一样。”Harvey 在 Mike 到达那里之前抓住了他，把他翻转过来，

以一个迅速、优雅的动作让他仰面倒在床上。接着他跨坐在 Mike 身上，用手抓过

Mike 的胳膊，把它们固定住 Mike 头顶。

“嗯哼，这么说你喜欢做上面那个，哈？”Mike 露齿而笑。

“哼，废话。猫的灵魂，记好了。”Harvey 回给他一个笑容，接着他俯身向前，逮住了

Mike 的嘴，深深地，狠狠地亲吻他。Mike 呻吟着把自己推向他，Harvey 愉悦地咪咪叫

着。他真成了只偷到了腥的猫，而且他打算享受这每一口的滋味。



之后，他们躺在彼此的怀抱中，裸着，感到饱足。Harvey 亲了亲 Mike 的头发，然后环视

着公寓。

“我们休息一天，这样你就可以搬进我的地方了，”他说道。

“这是不是有点快？我们才刚刚睡到了一起，”Mike 指出。

“唔，我是不会在我想要被挠下巴的时候费劲过来，所以是的，你将要搬过去。”

Mike 翻了翻眼睛。“你真是难以置信的专横。”

“Hello——猫咪！”Harvey 再次提醒他道，同时轻轻捏了他一下。“我不会搬过来的。

我不喜欢这周围的环境。有一只极其恶毒的虎斑猫就住在楼下。”Harvey 扮了个鬼脸。

Mike 咯咯笑了起来。“你第一天晚上逃过来就是因为那只猫吗？”

Harvey 瞪了他一眼。“我那不是在逃跑——那只是一种战略上的撤退。我确信如果它没

有那对姜黄猫兄弟做后援，而是来一场公平的较量的话，我能打败它。但是我要为自己的

耳朵着想，如果它们被撕得破破烂烂的，你是不会爱我的。”

“哦，我想即使你的皮毛变得又老又黯淡、你的胡子都掉光了，我还是爱你的。”

Mike 笑道。“但是猫咪们可不以忠诚著称，”他补充道，声音里透着忧虑。“我有什么

需要担心的吗，Harvey？”

“那只是犬型人类散布的谣言罢了，”Harvey 告诉他道。“我们对于爱我们的人类非常

忠诚，所以你无须担心这个。另外，你知道是，我是不会随便翻身让别人摸我的肚子的。

你是第一个、最后一个、唯一的一个可以那么做的人。”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Mike 的手指温柔地滑过 Harvey 裸露的肚皮。“你不会因为我这

样做而抓我了，是不是？”

“今天不会。但是将来我仍旧保留有这个权利，看心情而定。另外，我是只非常有独占的

猫。我不想跟任何人分享你，如果我再在你床上发现什么裸男的话，我会把爪子插进他们

——和你，”Harvey 警告道。

“了解！”Mike 咧嘴笑了，又倾身过去亲了他一下。“虽然我觉得你无须担心这个，

Harvey。”



Harvey 笑了，把他搂得更近。

他不再是只特立独行的猫了，但他发觉自己并不在意这点。

*/*

Mike Ross 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这几周过得如旋风一般，但他非常开心能跟自己的爱

人一同住在 Harvey 那洒满阳光的房子里。

这是美好的一天。阳光透过窗子蔓上沙发，Mike 仰躺在上面，而猫型的 Harvey 趴在他的

胸膛上，低头喵喵地叫着。Mike 慵懒地给他抓着痒，享受着手指穿梭在 Harvey 光滑的黑

色皮毛下的感觉。

由于拥有人型灵魂的人类实在太罕见了，所以有一件是 Specter 奶奶所不知道的，那就是

他们能够看见他人的灵魂动物。Mike 是个猫型的人，当他第一次遇见 Harvey 的时候，就

深深爱上了他那帅气的猫科灵魂。

Harvey 满足地移动着，Mike 挠着他的下巴底下。那花了他好一阵子去驯服他那美丽的生

物，但那是值得的。起初，他急切地渴望赢得 Harvey 的爱，不过他选择了耐心。他许

Harvey 以宠爱和关注来诱惑他，赞美 Harvey 漂亮的外表和聪明的头脑，同时以自己的才

华来供他娱乐，并且尽他所能地随时随地提供其可蹲坐的舒适的大腿，或是一只愿意抓痒

的手。

当 Harvey 第一次以猫的样子出现在他公寓到时候，他既兴奋又惊喜。人类能变成他们的

灵魂动物的情况十分罕见，但这恰巧使 Mike 坚定了 Harvey 有多么地特别。尽管他很激

动，他还是强迫自己慢慢来，不想吓坏了他的猫咪来客。

几周之后，当他显然成功地驯服了一半的 Harvey 时，Mike 决定稍稍推进下进程。找来

Greg 是个不错的主意——一个嫉妒的 Harvey 令人印象深刻，即便那花了 Mike 整整一个

钟头来费力地清除掉他屋子里的臭味。而那之后，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猫咪也许是很狡猾，但毕竟，人类才是最狡猾的动物，而 Mike 的灵魂动物正是他自身灵

魂的真实反射。Mike 知道你不能强迫一只猫爱上你。你必须耐心，等到他们认为那是他

们自己的想法，让他们来找你……



The End

One reason we admire cats is for their proficiency in one-upmanship. They always 

seem to come out on top, no matter what they are doing, or pretend they do.

Barbara Webster

If a cat did not put a firm paw down now and then, how could his human remain 

possessed?

Winifred Carriere

Way down deep, we’re all motivated by the same urges. Cats have the courage 

to live by them.

Jim Davis

As every cat owner knows, nobody owns a cat.

Ellen Perry Berkeley

The cat has too much spirit to have no heart.

Ernest Menaul

（翻译：Brynhild 校对/润色：1 2 3 4 5）


